
        
            
                
            
        

    
日昇月落







（白襪黨同人）



作者：高仔



《冰戀書櫃》



經過了不知多少年的奮鬥，經過白襪黨少女們拋頭顱灑熱血的抗爭，數以千萬計的姑娘人頭落地的代價，A國政府終於在社會大眾的一致反感下倒台，白襪黨人們也迎來了漫漫長夜後的第一道曙光。



伴隨著A國白襪黨的非暴力革命成功，世界各國也陸續發生了白襪黨活動，於是一時之間全球燃起了一股不可抵抗的白襪浪潮。



在對女性堅忍與愛好和平的美德崇拜下，不論什麼樣的政府形態都摧枯拉朽般地被推倒了，即便有血腥鎮壓的行動，也只是更加擴大了白襪黨的聲勢，延後了政權倒台的時程。



但就在這曙光高昇之時，卻同時也是承受不住陽光的人們的苦難之日。



白襪黨人掌權後，白襪主義盛行，原本作為女性純潔，和平，獻身等美德精神象徵的白襪竟然成為了義務穿著的衣物，不穿白襪的女性會遭大眾白眼與譴責。



一部份守舊派堅決不穿白襪以表示她們對新政府的不屑與反感，但更多的是原先獻身於白襪黨運動的少女們的質疑。



她們的努力奮鬥不就只是為了爭取能夠穿上白襪的自由而已嗎？



何時這種自由竟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牢籠？



於是在少數白襪黨基層幹部的努力下，她們與守舊派的女孩們達成共識，組織了另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結社「黑襪黨」，她們都穿上了黑色絲襪或是緊身褲襪、吊帶襪，只為表現她們對於白襪黨路線的質疑。



白襪黨主席認為白襪革命成功得之不易，怎可讓這革命果實輕易毀在不識大體的舊時代女人手裡。



於是鐵腕出手，下令不穿著白襪的女性全都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反動主義者」，要求各地白襪黨員嚴加取締搜捕黑襪黨人，授予她們可以不經審判斬立決的權力。



於是各地白襪黨支部都組織行刑隊，要將反革命的黑襪黨破壞份子一網打盡。



這天，新州中學的校園內傳出了一陣騷動聲，原來是一群白襪黨員在學校內大肆搜捕黑襪黨！



今年24歲的歷史老師沈香梅才剛從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就已經成為校內師生公認的冰山美人，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高挑個頭魔鬼身材，身穿黑色的吊帶襪，一雙高挑修長的玉腿走起路來宛如模特兒的台步般。



每一步都像是會動的希臘雕塑般完美無瑕；她繃在迷你裙底下的豐滿臀部翹得老高，令每一個校內的男生都垂涎三尺，每一位女生都對她的美麗與帥氣感到無比崇拜。



沈香梅見到了走廊上吵吵鬧鬧的，於是皺起眉頭，手執教鞭走過去要維持秩序，一走近才發現幾個身穿長筒白襪的制服少女正揪住了幾個她們的同學。



那些被按在地上或壓在牆邊哭泣抗議的女學生都是沒穿白襪或是穿了其他顏色襪子的女孩。



「吵吵鬧鬧的做些什麼！要上課了，還不快點回到自己的教室！」



「啊，是沈老師！」



學生們陸續讓開，沈香梅從學生讓開的空道走上前去，挪了挪鼻前的金框眼鏡，作出冷艷的招牌表情。



「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對同學暴力相向呢！」



「老師…」起先那些白襪黨女學生先是因為沈老師的氣勢而畏縮了一下，但頭一低見到自己腿上穿的高統白襪後，一股強烈的信心與使命感便湧上心頭。



「不關妳的事，這些都是反動份子，是黑襪黨的同路人！我們已經通報黨支部前來處理！」



「什麼，沒大沒小了，妳們這些小妮子不知何謂尊師重道嗎！」



沈老師鼻子一哼，走上前去要放開那些被制伏的女學生，但卻被白襪黨給捉住了胳臂。



「看，姐妹們！老師穿著黑絲襪！」



「她也是黑襪黨！快捉起來！」



見到沈香梅老師那雙被黑色吊帶絲襪裹住的大腿，白襪黨女學生好像發現了救生圈的溺水者那樣興奮的大喊。



隨即眾人一陣手忙腳亂，就把沈香梅給捆了個五花大綁，麻繩胡亂捆在她身上，繩索紮得她曼妙的身體曲線更形明顯暴露。



「黨支部的行刑隊很快就來了！沈老師不論妳平常再怎麼高高在上，這下總也難逃一死啦！哈哈哈！」



聽著白襪黨女學生的嘲笑聲，沈香梅不禁感到腦袋一暈，她年輕時也曾經參加過白襪黨運動，也曾經憧憬著那些前往首都以身殉死的白襪前輩們。



但是等到她上場時革命也已經大功告成，不再需要少女獻身，那個蠻橫地操著大刀砍落少女腦袋的舊政府總算宣告落幕了…但是眼前這熟悉的場面是怎麼一回事？



這些穿著白襪的開朗少女們滿臉開懷的笑容，奔放的熱情，但她們口中所談的卻是血淋淋的人命大事啊！



曾經的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這場景太令人震撼了，沈香梅無法接受事實，她緊咬著牙關期待著一個公平的審判，新時代應當有新方法，但是等到她面前的卻是白襪黨幹部帶來的殘酷事實。



接到學生通報後，數十名穿著白襪身穿潔白軍服，坐裝甲車趕來學校的白襪黨幹部到了事發現場。



沈香梅見到了其中領頭的中隊長是自己以前學生時代介紹她加入白襪黨的資深黨員林依莉，於是急忙掙扎著站起身子解釋她與學生們的清白。



「…咦？該不會是香梅妹妹？」



「依莉前輩！我和這裡的學生都是無辜的，我們從不知道什麼黑襪黨啊！」



這時拽著沈老師胳臂的女學生提高嗓子強調：「中隊長小姐，沈老師穿著黑絲襪這是無可辯駁的有力證據，況且她剛才還試圖妨害我們執行黨部命令，實在是罪該萬死！」



帶領行刑隊的林依莉此時內心掙扎了一下，但當她注意到那些行刑隊員和白襪黨女學生也對自己投以懷疑的目光時。



林依莉立刻意識到這已經不是循私念舊的問題了，不管沈老師有罪與否，她此時若是退讓難保不會連自己的人頭也一起丟了！



「這…規定就是規定，黨中央有指示，不穿白襪的女人都是反革命份子！反革命是叛國罪，按照法律該處以斬首刑！」



沈香梅老師宛如五雷轟頂般的感到一陣腿軟，要她為白襪黨而死那是已經做過無數次幻想與心理準備的，但是被白襪黨給處死這種事，實在是做夢也想不到！



但是她轉念一想：既然要死，不如就打起精神凜然就義吧！於是沈香梅老師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自己站起身來，昂然點了點頭，默不作聲地跟著行刑隊走出校舍。



白襪黨的女學生和行刑隊員在中學裡執行地毯式搜索，那些心存僥倖穿著黑襪或是其他顏色襪子的少女們都被逮捕。



甚至是在白襪黨來抓人時穿著泳裝或體操服而沒來得及換上白襪的師生都被一網打盡，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沒穿白襪的女性全都被一股腦抓了起來，五百多人一併被押往新州中學的操場，她們將在這裡被公開處刑。



學校發生這麼大騷動也上不了課了，男女學生都打開教室窗戶或是跑向操場圍觀，附近住戶也都紛紛把頭探出公寓樓房，甚至開車路過的民眾也都紛紛停下車來佇足圍觀。



「嘩，那是怎麼一回事？」



「貌似是白襪黨呢，是有舉辦什麼活動嗎？」



在眾人議論紛紛吱吱喳喳之際，沈香梅老師與其他九個女學生們一起被推了出來，她們被反綁雙手排成一列，一齊跪坐在操場講台上。



林依莉接著拿出了擴音器，朝周圍的圍觀人群吶喊道：『聽好了！白襪黨政府中央有令：即日起不穿白襪的女性一律視為反革命份子！將處以斬首死刑，不問老幼事由，一律殺無赦！這些反動派就是殺雞儆猴的榜樣！』



眾人一聽不禁嘩然，畢竟這種久違的恐怖屠殺，不僅喚起老一輩的記憶，同時也使得年輕一輩的人們也跟著感到大為驚訝。



「真要砍頭嗎？上一次砍頭已經是快十年前的事啦…」



「這不就跟舊政府做的事一模一樣嗎？」



「只是因為沒穿白襪子就被殺，這跟穿了白襪子就被殺一樣可笑吧！」



見到周圍民眾的情緒波動，林依莉不得不再度用擴音器喊話：『…凡是同情或著為反革命份子求情的！一律視為同黨，同樣斬首伺候！』



這下子旁邊的圍觀群眾又安靜了下來，只剩那些待會就要被砍掉腦袋的女性師生們仍在吱吱喳喳或是努力掙扎嘗試脫困，在這陣混亂中，沈香梅老師站起身來大喊了一聲「大家安靜！」。



「沈老師…」



「我知道這麼要求有點無理，不過既然我們面對這種生死關頭，就更應該保持冷靜！歷史會還我們清白，死亡只是一時，但是我們的自由是永恆不滅的！」



女學生們紛紛抬起頭來注視著沈香梅老師，她那臨危不亂的凜然姿態讓大家都看得呆了，後頭排隊等著斬首的隊伍也跟著恢復了秩序。



林依莉見狀默不作聲，她交待行刑隊員們把自動斷頭台安裝好準備下刀，並走到沈香梅面前，把頭湊近她耳邊小聲耳語。



「謝謝了，直到最後還幫了我這個忙，肯合作就範這點實在很感激。」



「不會，前輩妳也有妳的苦衷。」



沈香梅對林依莉露出無奈的苦笑，又若有所思地補充了一句：「倒是說，妳不覺得我們正在見證一段新的歷史嗎？」



林依莉有些迷惑且不解地歪著腦袋，她無法理解，為何沈香梅的臉上露出的笑容完全不像是待死之人該有的模樣呢？



這種覺悟的毅然，是了，她也回想起來了，那過去曾經攫取她心頭的，美麗高貴的白襪黨先烈們…



在行刑隊長還在思索之際，白襪黨行刑隊員解開了沈香梅的衣領，鬆開她繫在脖頸上的絲領巾，露出她那潔白修長的脖頸，胸前那對碩大的美乳也隨著衣襟被解開而呼之欲出了。



這本應是令人血脈賁張的刺激香艷場面，卻因為沈老師那臉決然毅然的面容而讓人不敢有所非份之想。



「好了！快動手吧！」



沈老師低下頭去，伸長了脖子等待著那絕命的一刀。



林依莉被她這麼一喊，緊張地抬起手來，而這動作被行刑隊員誤以為是執刑的命令，於是按下電鈕開關，自動斷頭台的鍘刀掉下。



卡嚓卡嚓幾聲，伴隨著幾聲忍不住恐懼的女生發出到一半就被斬斷的尖叫，斷頭台利刃陸續砸落，幾團血霧爆出！



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們紛紛人頭落地，身首分家，鮮血染紅了講台的大理石地板，也染紅了潔白的白襪黨制服與註冊商標的白色長筒襪。



把長髮紮成髮髻盤在腦後的沈老師首級飛出好幾公尺，血泉源源不絕從她被斬斷的脖頸裡直噴出來！



被綑住雙手反綁住的身子不安份地掙扎扭動，那對被麻繩勒得凸出的酥胸跟著激烈地一起一伏，腳上穿的高跟鞋也被掙脫了，露出那對被黑色絲襪包住的腳丫子。



這樣的場面持續了有一分鐘以上，直到沈老師脖子切口噴出的血逐漸減少為止，她那曼妙的嬌軀才總算停止了掙扎，以一種極為誘人的姿態橫躺在地上，死相真是好不淒美。



在沈老師身邊，與她一同被斬首的還包括了新州中學游泳校隊的幾個女選手們，這些一早就來到體育館換上泳裝練習的女孩們萬萬沒想到，她們會因此而沒穿白襪招來殺身之禍。



她們連換上校服都不被允許，就這樣留下了六具濕淋淋且穿著標有校徽的校隊泳裝的無頭屍體。



校隊女孩們每天勤練泳技鍛鍊出來的結實健美肉體，讓她們死後看起來特別有生命力，被砍掉頭顱的小麥色無頭身子使盡了勁的掙扎著！



其中泳隊隊長薛碧慧甚至被砍頭後身子還站了起來，白襪黨的行刑隊員連忙一腳踹在她的屁股上，薛碧慧那身高170公分的健美修長肉體仍倒在血泊中奮力踢動雙腿，彷彿就像在血中游泳一樣。



她的隊員們也彷彿不甘落於隊長似的，穿著泳裝的無頭艷屍們激烈地抽搐扭動身子，加上她們身上穿的泳衣緊緊包住年輕的肉體，使少女的身體曲線一覽無疑，因此這種死亡的掙扎之舞又更顯誘人淒美了。



另外三位女孩是當時在走廊上第一批被抓到的少女，她們都是一年級的新生，因為穿著涼鞋或是沒穿著白襪來上課而在走廊被白襪黨的學生幹部給堵住了。



她們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柔弱的嬌軀成為一具具倒臥在血泊中的無頭女屍！



初次行刑的經驗令剛剛被組織起來的白襪黨行刑隊而言是很震撼的，許多年輕的一輩少女從未親眼見過真正的斬首，對於她們來說那不過是課本上的歷史名詞罷了，但是實際發生在眼前的衝擊性又是另一種層次了。



林依莉上一次看人家被斬首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她和同窗的沈香梅都還是十四歲的女中學生，她拉著沈香梅入了白襪黨，倆人還約定好了要一起去參加七月的大赴死抗議，但政府在那天到來之前就先倒台了！



如今看到昔日同志好友引頸就戮的模樣，更加重她的內心掙扎，遲遲沒有下令進行第二批的斬首。



但是看著那些抽搐流血的無頭女屍，待宰女犯中有人慷慨激昂地發聲了：



「姐妹們，不要害怕！我們是清清白白的無罪之身，更要以沈老師為榜樣，展現我們的獻身精神！別讓人家看了我們的笑話！」



說話的人是新州中學三年級的司馬昭儀，她是新州中學學生會的會長，今天她因為被白襪黨搜索時是穿著傳統的唐裝參加話劇社的排演，於是也因此沒穿白襪被抓了起來。



司馬昭儀出身名門世家，教養良好淑賢端莊，那頭烏黑直長過腰的秀髮，搭配那低過眉毛的長瀏海，給人一種冷靜而古典美的氣氛。



她這身裝扮更加強化了這種古典美人印象，彷彿就像是從捲軸裡走出來的公主，被女媧吹了氣而活過來的雌娃娃。



司馬昭儀的導師正是沈香梅，從沈老師畢業後分發到新州中學開始，她就跟在沈老師的班上待了三年，對於這位認真細心又帥氣美麗的老師是敬佩萬分。



如今見到嗯師遭到身首分離的殘酷命運，更加激化了司馬昭儀心中根深柢固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與殷實家教。



昭儀的號召十分管用，原本見到這殘忍場面的女學生們紛紛定下心來，她甚至開始組織幾位等待斬首的學生會成員和女教師們，把學生排列成十人十人一組的隊伍，並且彼此打氣加油，相約來生再見。



不待林依莉這行刑隊指揮命令，少女們十人一組地自動走上了講台，於是林依莉才回過神來連忙命令行刑隊把剛被砍去腦袋的無頭屍身挪去別處，頭顱則要標上識別用的晶片準備歸檔處理報告。



第二批被斬首的少女們是正在上體操課與參加舞蹈社的女孩，不是穿著舞蹈用的緊身體操服就是芭蕾舞裝，她們正在體育館裡排練校慶要用的舞蹈時便被白襪黨衝進來架走了。



原本心裡都是一陣恐慌，如今知道是要身首異處的下場，竟也安心不少，被學生會組織起來安排第二批作受刑人。



安裝好斷頭台後，鍘刀唰唰落下，又是一陣燦爛的血花飛沫！艾德科娜是東歐來的交換學生。



她既生得有若田徑選手的父親般高挑，又有一身遺傳自體操國手母親的柔軟身段，一身雪白的肌膚和天生的金黃色頭髮。



雖然她對於臉上的雀班多了些這件事有點在意，但是她跳起舞來的投入和姿態，卻是所有同學都給予一致讚賞，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件藝術品來欣賞的。



而如今，她卻在異國為了沒穿白襪這理由而掉了腦袋！



她腦袋後頭那兩條金黃色頭髮編成的麻花辮隨風飄著，直到人頭落地為止，伴著頭顱不停的滾動，最終她的人頭總算定下時，她的臉上滿是羞紅與不好意思的皺眉。



這是因為她實在太害怕了，鍘刀落下的那一瞬間居然失了禁，如今她的兩腿中間已經是一灘濕黃的尿液，緩緩地流開來滲在地上！



但艾德科娜欣慰的是她不是一個人走的，她的同學與社團親友們也跟著獻出了年青的臻首，她們的無頭身體在緊身體操服包裹下更顯誘人曲線，其中也有不少人漏了尿的，可見她並不是唯一一個害怕的人！



如今她已經不再害怕，只是覺得意識開始模糊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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